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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
陈海金

楝树花开

一如飘香的云朵

在暮春的村庄

搁浅一个花期的时光

布谷声声

唤醒童年的记忆

在结满桑葚的枝头，萦绕

浮萍轻轻

是故乡的心语

在浅水的柔情里

摆渡一片片绿色的希望

谷雨，一场春天的告别

从清晨到黄昏

雨水的变奏滴滴答答

喂肥了茶树芽叶上的离愁

柳絮纷纷扬扬

飘落在一顶草帽上

赶着水牛的父亲

走向田野，走向春耕

把梦里拔节的农谚

走成长长的田塍

春闻艾草香
梁征

四月清风徐徐，万物闻春而动，五
颜六色的花儿驱走了料峭的春寒。在
我居住的小区里满是艾草的身影，嫩嫩
的新芽刚刚舒展开来。掐一点放在手
心搓一搓，清清淡淡的，这是春天的味
道！

古籍中记载艾草即艾叶，艾叶性
温，味苦、辛，能入肝经、脾经、肾经，具
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祛湿止痒以及
祛痰平喘等功效。有句老话，“清明前
后吃艾粄，一年四季不生病”，现在春天
里不吃艾草糍粑，错过又要等上一年。
于是，趁着鲜嫩采回家，做成艾草粑粑
是当下最应景的事。

儿时，我在乡下长大，那时的田埂
旁、池塘边和菜园里，都有艾叶的身
影。印象深刻的是每年清明节前，家家
户户都会采摘艾草回来，先在门边挂上
一串，再将其它艾叶放到锅中熬煮，着
手制作艾叶汁。那几天，村子里到处都
弥漫着艾叶的味道。我们家也不例外，
每每这个时候，我最期待做艾叶糍粑，
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吃，而是可以跟着大
人跑去采摘艾叶，提个小袋子，沿着田
埂寻去，很快就能找到它们的身影，不
到半个小时，我们便满载而归了。

那时，奶奶最擅长做艾叶糍粑，只
见她把艾草洗净、焯水、切碎、挤干净
水分后，取过滤后的艾草汁，与糯米粉
拌匀。不一会儿，糯米粉团变成了墨
绿色。这时，拿来一小勺子花生油或
者茶油润滑双手，取一小块面团在手
中轻轻揉搓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小团
子，双手轻拍几下，圆形变成了扁平，
接着加入准备好的豆沙馅、花生馅等，
再将其揉搓成团。随后，将艾叶糍粑
放上锅开旺火蒸，没多久，阵阵艾香便
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待到绿油油的
艾叶糍粑新鲜出炉，尝上一口，细腻软
糯的豆沙馅，甜而不腻，伴着清淡悠长
的艾叶香，甜蜜在舌尖流转，至今仍令
我回味无穷。

在我离家求学、工作的日子里，也
吃过其他地方的艾叶糍粑，有的中间加
上芝麻、花生碎、红豆等馅料，放到粽叶
上蒸，做法讲究，各形各色。于我而言，
没有一种艾叶糍粑比奶奶做的艾叶糍
粑好吃。因为在我眼里，身处乡下的奶
奶用最质朴的原料——糯米和艾叶，做
出了最地道的美食，早已成为我难以忘
记的美食。

如今，又是一年春来到，艾草被春
唤醒，走进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一丛丛
嫩绿清新的艾草。望见那一抹绿，闻到
那一阵香，感到那一股暖，我的思绪随
着这清香飘向了那段遥远却又无比熟
悉的童年时光，故土情深，在我的脑海
中久久不散。

“风传花信，雨濯春尘。”随着谷雨
节气正式出场，春天的故事也开始进入
最引人入胜的戏份。

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经过一
个寒冬的蛰伏，家乡的茶树在雨水的滋
润下冒出千头万芽，碧绿葱翠，鲜嫩欲
滴。这个时候，沏一壶谷雨茶，茶芽肥
硕，色泽翠绿，香气怡人，壶中有久违的
云雾山川，有诗意的春暖月圆，更有超
脱于浮华之外的真趣清欢。那馥郁的
清香，穿越苦闷的冬日与单调的岁月，
慰藉了人的心灵。

谷雨茶，谷雨时节采制的春茶，又
叫二春茶。春季温度适宜，雨量充沛，
使得春梢芽叶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
软，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茶味鲜
活，香气四溢。于是，谷雨节气素有摘
新茶的传统。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
谈到采茶的时节：“清明太早，立夏太
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民间谚云：谷
雨谷雨，采茶对雨。

采下来的鲜叶经晾晒、杀青、揉捻、
烘焙等多道工序，与冒着热气的清水相
遇，倾情化身为一杯香气袅袅的茗茶，
一飨所有期待已久的爱茶人。春季茶
芽最嫩，茶叶口感更为鲜甜，而谷雨茶
成品的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更多地保
留了鲜叶的绿意，更对应着这个季节的

生趣盎然。一缕谷雨新茶的悠悠清香，
穿越千年时光，直至今日依旧让爱茶如
痴的人念念不忘。

唐代僧侣有饮茶风尚，晚唐著名诗
僧齐己留下了三首与谷雨有关的茶诗，
其中一首是《谢中上人寄茶》，“春山谷
雨前，并手摘芳烟。绿嫩难盈笼，清和
易晚天。且招邻院客，试煮落花泉。地
远劳相寄，无来又隔年”。在轻雾如烟
的茶丛中，翠绿鲜嫩的春山野茶很稀
少，乃至天色将晚时，还未采满筐。尽
管谷雨佳茗难得，但诗人还是迫不及待
地招来邻院的客人品新茶。

喜爱香茗的文人雅客有诸多诗句
咏之。唐代诗人陆希声《茗坡》诗云：

“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
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
谷雨前所采之茶更为名贵，故作者在
摘煎时也不能不怀着珍惜的心情了。
苏东坡在《望江南》中写道：“休对故人
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
华。”细品该词，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
东坡先生便坐在对面，挑炭烹茶，品茗
言欢。

黄庭坚诗云：“未知东郭清明酒，何
似西窗谷雨茶。”在这个富有诗情画意
的季节，敏感的诗人用手中多情的笔在
书卷上肆意风流。鲁迅说过，有好茶

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当代作
家苏叔阳说：“饮一口这暖暖的谷雨茶，
就像整个春天就在自己的身边，身体卸
下了冬天所有的寒冷和沉重。”饮茶不
仅仅是为了解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
的享受，是在自然界无尽无休中的一种
自我感知，饮茶的诗意可以入侵人生的
失意。

谷雨时节，品茗正当时。新火煮新
茶，一盏得清欢。伴山水而居，自给自
足，清晨劳作，午后沏上一壶新鲜的春
茶，约三五好友品茶吟诗，静静地享受
春日华光。古人的那种生活的确值得
羡慕，相比他们清淡欢愉的日子，我们
似乎有太多无奈，日复一日地困在钢筋
水泥的樊笼，很难感受自然的云雾山
川，草枯木荣，感受那份最细致最微妙
的变化。

我们不妨效仿古人：且将山泉烹新
茶。趁着春光正好，大家煮一壶鲜嫩的
春茶，放松一会儿精神，看那腾起的绿
茶在水中慢慢舒展开，鲜活得如枝头再
生，染得春光盈眼；透过氤氲的水汽，素
雅的茶香，啜一口，缕缕清香溢出，尘世
间的浮躁和功名利禄皆散去，一份平凡
生活里的可贵诗意悄然而来，将每一个
当下都活得饱满，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
丰盈。

我1989年刚来到江门不久，就认识
了江门甘化厂的两位年轻人。阿强是刚
毕业的技术员，阿凤是制糖车间的工
人。他们俩都喜欢写诗写散文。他们那
天一起骑着单车到《江门日报》副刊部送
稿，都显得既兴奋又紧张。阿强瘦瘦小
小的，说话却很大声。阿凤穿着一条米
黄色的连衣裙，一直只是笑。后来我编
发了他们俩的诗歌，并约定周日的时候
送样刊给他们。

那时候的阿强和阿凤都住在甘化
厂的集体宿舍。这是我第一次进甘化
厂。一进厂我就开始有些激动，我确定
我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一个创造
财富和幸福的地方。那么大，那么多
树，还有那么多房子，那么多人。人们
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快步走在林荫道
上，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自豪。后来我
知道，他们脸上的喜悦和自豪是从内心
深处生长出来的。他们是江门规模最
大、最有影响力的国有企业的工人。他
们有统一的制服；他们有自己的幼儿园
和学校；他们还有自己的电影院和俱乐
部；夏天的时候他们每天都享受免费的
冰棍；冬天的时候他们有大锅炉烧热
水。厂里的生产线是从波兰引进的，这
里生产着中国最有名的“莲花牌”白砂
糖，这里被称为“亚洲第一糖厂”。最最
令他们自豪的是，“江门甘蔗化工厂”这
七个大字是由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笔
题写的。

阿强和阿凤脸上也始终洋溢着这样
的喜悦和自豪。这让阿强显得更活力，
让阿凤显得更好看。我记得，在接下来
的好几个月里，我被阿凤迷住了。青年
女工身上简单的、阳光的美，铺陈在我的
心里。我经常在周末的时候，骑着自行
车穿过整座城市，来到甘化厂去和他们
聊天、聚餐、喝啤酒。这时候，我已经知
道电影《甜蜜的事业》就是在这里拍摄
的，我便时常想象着，年轻的甘化女工们
一起走在厂区的林荫道上，快乐地歌唱：

“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咯喂，甜蜜的歌儿飞
满天咯喂……”阿凤走在她们中间，笑容
最是好看。

去年，我的女儿结婚了。婚房是在
一个叫“西江悦府”的小区。那天我去
她那里，站在阳台上望着眼前林立的高
楼，我忽然惊觉，这个地方不就是以前
的甘化厂吗？那些红砖墙、大窗户的车
间呢？那些洋溢着喜悦和自豪的甘化
工人们呢？瘦瘦小小的阿强和笑容好
看的阿凤呢？我隐约记起，1992年的夏
天，阿强娶了阿凤，不久，他们就双双去
了美国。我不知道，去了美国的阿强和
阿凤是不是还这样爱笑，是不是还在写
着诗？但是，那个曾经无限风光的江门
甘化厂真的已经翻页了。好几个环境
优美的商住小区分享了它的地盘，也埋
掉了它的荣光。

当然，在老甘化人心中，它的荣光是
永远闪烁的。年近90岁的徐鸿庆现在有

事没事还爱在这一片转悠。穿行在那些
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甘化职工宿舍
楼之间的时候，他还恍惚能够找到当年
穿着厂服去车间上班的感觉。然而，当
他看到被林立的高楼团团围住的“江门
甘蔗化工厂”的旧门楼时，他总会有些茫
然不知所措。1957年，19岁的他进江门
甘蔗化工厂，便再也没有离开过。1960
年，邓小平同志来视察的时候，徐鸿庆就
一路跟随，负责拍照。“那时候，江门市工
人的平均月工资是20元，但是我们可以
拿到40元。”徐鸿庆也很自豪，咧着嘴笑，

“半条西江都是运蔗船和运糖船。穿着
甘化厂的工作服走在街上，真的有姑娘
盯着你看。”

是的，西江上再也见不到排着长队
的运蔗船和运糖船。江门甘化厂被翻
页了，就像它身边的西江逐浪随波。这
在历史上是寻常，但是在很多人心上，
却是冰冷而残酷的，就像这两天的天
气。是的，这两天气温陡降，阴阴沉沉
的。我不知怎么，绕到了江边一座平卧
在高高荒草之间的红砖楼后面。这里
是江门甘化厂以前的制糖车间，是厂子
里最亮丽的建筑物。是的，阿凤当年就
是这个车间的一名快乐女工。因为一
个工业遗产保护的项目，它幸运地被保
留下来了。现在它的身躯上长满了杂
草，还有几株数米高的榕树枝叶茂盛。
窗户上的玻璃已经全部没有了，像在天
空中画了一排整齐的格子。红砖楼一

端冲着高耸的楼宇和繁忙的车流，一端
冲着宽阔的西江。我知道，连着西江的
那一端就是它的码头，当年停满了甘蔗
船。顽皮的孩子跑过，从船边抽一根甘
蔗边跑边嚼，船主们也都只是笑笑，一
点也不生气。现在码头边上有两个男
人在钓鱼，他们的鱼护还是空的。他们
在风中瑟瑟发抖地看着江面，我躲在红
砖楼的角落里瑟瑟发抖地看着他们。

徐鸿庆经常会感叹：这么好的厂子
这么说没就没了呢？我们会简单粗暴地
告诉他，你看现在谁家里还老吃糖？其
实我们都知道，事情不能这么简单地解
释。老徐所需要的也不是一个解释，他
也仅仅只是感叹而已。没有了甘化的年
轻人有他们新的精彩，不逊老徐当年。
运蔗船不见了，密密的甘蔗林也不见了，
这片土地也不需要解释，它也坚信它的
怀抱里会有新的生长。

我溜达在冷冷清清的甘化新村里，
望着那几座被围墙围蔽的、还没有拆除
的旧厂房被密密的老榕树笼罩着，像一
群腰身佝偻的老人，在风中感慨、牢骚。
我记得30多年前，我和阿凤曾经一起在
这里散过步的。但是真的和以前不一样
了，真的翻页了。

猛然间，我一抬头，看见了新宁铁路
北街火车站那座被废弃了大半个世纪的
旧楼，依然那么漂亮。楼顶上的大钟经
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依然“嘀嗒”，分秒
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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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翻页的甘化 尹继红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地址，并附上
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
字内。

四四季话语季话语 诗诗歌歌

茶煎谷雨春 甘武进

文艺文艺谈谈

在回溯中
寻找本真

——读熊正红的《响滩，响滩》

麦秀芳

读完熊正红的长诗《响滩，响滩》，我
的脑海中一下子“蹦出”了海德格尔那句
话——“诗人的天职在于还乡”。熊正红
的故乡在湖南汉寿县，是沈从文笔下充满
湘西风情的地方。作者离乡20多年，一
方面融入南方江门这座城市追逐梦想，感
受着现代生活；另一方面，那颗纯粹的心
始终徘徊在这个繁华的城市外围。她在

“心灵——物质”的交替、推搡、拉扯中，在
身体离乡与精神返乡之间的回溯式思考
中寻找生命的本真。

在这首二十二节的长诗《响滩，响
滩》中，诗人呈现了她的生命印记，其对
生存、生活、生命等都有着自己独有的感
知和思考。于是，她用清新俊逸的笔触
画出了一位农家女孩“逃离”故乡、在异
乡筑梦，继而为漂泊的灵魂寻找休憩之
地的轨迹。

美国学者、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说过：
“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
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
《响滩，响滩》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本真体
验，于生命体验中“放进”诗歌。对于一个
生活在偏僻山村的小女孩，3岁失去母亲，
与父亲相依为命，其孤独寂寞可想而知。
当她感到零丁孑立时，她“试过，和落在菜
园里的小麻雀做朋友/和在泥土里翻拱的
蚯蚓做朋友/……”当她吃着简单的食物
时，感觉“被月光亲吻过的糍粑/那一把山
中采摘的野桑椹……它们都是老天爷赐
给你的珍果琼浆”，生活的磨难没有折断
这个女孩的梦想，她“想象自己是一只飞
鸟”。可见，诗人似乎已经找到了“对付生
存困境”的灵丹妙药——诗性地生活。这
也是为什么熊正红的诗能够打动人的地
方，因为她在诗中展现了乐观豁达的人生
态度。

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一文中表达
了这样的观点：“越是在先行道说中隐藏
自己，到达就越是纯粹。”所以，只有紧紧
抓住语言，才能使诗性精神纯粹从语言中
生长出来。在《响滩，响滩》中，语言浑然
而出，没有佶屈聱牙的晦涩艰深，没有故
弄玄虚的凝滞幽暗，更没有故作高深的清
冷疏离，有的是真诚、干净、明朗，诗人于
自然朴实的语言中呈现自己感受世界的
深度。整首诗的语言表现形式简洁、利
索、明了，从顺序和结构上来看，基本是按
照作者成长的经历为时间轴和精神发育
的内部逻辑来进行线性叙述、描写、抒情
的。“那个五岁的你，站在山间小路上/黑
暗将瘦小的你吞灭……”“第一次离开小
木屋的时候你十四岁，驾着你的小木船”
诗人在清新隽永、质朴晓畅的语言输出
中，使自己生命中每一个瞬间转化，都成
为独特的灵魂进阶。

诗人还善于把自己的主体意识投射
到绵密的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上，增强诗
歌的内在张力和厚度。比如“月夜”“小精
灵”“天使”“星星”“萤火虫”“蝴蝶”“小木
船”“腰梁”“红高粱”“响滩”“天堂”“绍兴
的乡庄”等等，突出了诗人即使处于人生
低谷中，也从不放弃追光。继而，再运用

“吞灭”“张开”“牵引”“无知无畏”“滋养”
“挺直”等动词，使得整首诗十分丰满，有
着极强的穿透力、空间感和延宕感。面对
生存、生活的困境，诗人以坚韧的意志永
远保持向深度挖掘的向度，实现了主体性
的超越。

孔子论《关睢》诗说：“乐而不淫，哀而
不伤。”意思是说，这首诗，无论是快乐，还
是悲哀，情感表达平缓克制，拿捏有度。
在《响滩，响滩》中，诗人总能于平静克制
中释放深沉而真切的丰沛情感。她一路
走来，经历了幼年失去母亲，在孤独、辛劳
中度过童年；经历了南下闯荡、漂泊、受
压，最后破茧成蝶。她从偏僻落后的山村

“奔”到繁花似锦的城市扎根，这个过程，
她经历了无数的痛，但她没有“凄凄惨惨
戚戚”般的绝望颓废抒情，也没有“此身合
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般的愤懑发
泄，而是把灵魂深处的“疼痛”通过不疾不
徐的“写实”笔法向读者展示。比如，她写
想念母亲时，“它带来了无数个穿着白衣
裳的小精灵……你知道它们是你去了天
堂的母亲……”整节诗没有一个“痛”字，
却痛入骨髓；她写童年的辛苦时，“牵着牛
让它在田埂边吃草”“埋头割出一大捆猪
食草”“在烈日下学着老爸爸插秧”……整
节诗没有一个“苦”字，却无处不苦。“写
实”手法的运用，体现出诗人某种程度上
的冷静，达到“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审
美效果。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亮程说：“没有
故乡就没有文学。当你觉得世界陌生，文
学能帮你回到童年的村庄。”诗人熊正红
在追逐“诗和远方”过程中，现实与理想、
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不可避免，她寄望于
某种生命的对话，当她站在故乡之外、处
于童年时光之外时，才猛然发现，她曾经

“逃离”的“响滩”，就是她寻寻觅觅的生命
和精神的栖居地。于是，她回溯过去，铺
陈、叠置在“响滩”中成长的“爱与痛”的心
灵之悟，不期然地，《响滩，响滩》便成了诗
人时空转换与寻找生命本真源源不断的
书写。

《
春
满
枝
头
》
李
友
转

摄


